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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吴 门 书 派 研 究

姚 淦 铭

书法历史的进程
,

表现出深广的艺术内涵
, 闪耀出精光凛凛的艺术思想

,

产生了众多的

书艺流派
。

苏州作为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域
,

不仅乡土风貌是
“日出江花红胜火

,

春来江

水绿如蓝
” ,

而 且 始 终与书法艺术结缘而行
,

显示其也是一块红胜火
、

绿如蓝的 书 艺 绿

洲
。

她 以甘冽的醇酸
,

孕育出无数的优秀 书家
,

催开芬芳而神秘的书艺鲜花
,
而苏州的书家

又代 代相继为她增光添彩
,

灌输新鲜的生命浆汁
,
从而充满了蓬勃的生机

。

这里
,

我们对明

代吴门书派的研究
,

无疑是散步在美的绿洲中
,

从而可称是一次美学的散步 ,

在 积 淀 与 新 潮 中 崛 起

明中叶吴门太仓的拿州山人曾自豪地宣布
� “天下法书归吾吴

。 ” 这位
“后七子 ” 的领

袖学凌宏富
,

于书论则议论翩翩
,

妙言迭出
。

王世贞揭示了吴门书派在当时的崛起和重要的

地位
。

如果说王世贞更多的是凭着他 的敏锐的直觉和感受
,

那末
,

现在我们可以 站在一个新

的 厉史高度 去透视
、

辨析吴门书派崛起的各种因素
,

若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
,
即是在历史的

积淀和新潮中
,

吴门书派崛起于书坛
。

公元前� �� 年筑阖间城始
,

直到明王朝的悠悠岁月里
,
这一地区积淀了特别丰富的文化

精蕴
。

论学
,

则有
“
天下有学 自吴郡始

” 的赞誉
,

这是因为范仲淹创立了苏州学府
。

而吴郡读

书习文的风气深入人心
, 不仅涌现 出明清时代众多的苏州状元

,
而且培育出众星灿桨的才艺

兼美之士
,
从而有人文荟萃地之称

。

昊地人民在山温水软
、

风暖土沃中寻觅着 自然的美
,

从

而营建成许许多多的名胜古迹
,

凭着匠心妙智杰构了从宋元至明清的秀丽园林
,

这又形成这

一地区文化积淀的极优秀的一部分
。

论艺术
,

以软侬娇好的苏白创造了余音绕梁的苏昆剧
、

满 口余香的评弹艺术
� 以流光溢彩的苏绣绎丝

、

精美绝纶的玉雕木刻创 造了独特的 工 艺 艺

术
, 以精细的制作

,
创造了脍炙人 口 的美食艺术

。

这些都是吴地文化的精华部分
。

吴地文化

中多元因素的历史积淀
,

形成了这一地区极浓郁的文化氛围
,

她 是 那 样 强烈地触动了人们

的心灵
,
特别是艺术家的灵魂

。

事实上
,

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了吴地文学家
、

艺术家们的温床
、

春风
、

雨露
。

然而
夕 我们还要进一层指出

,

书法艺术在这一地区的历史积淀是极其丰裕的
。

晋吴郡陆机

文章冠世
,

现存国宝 《平复帖》 即出 白他手
。

唐吴郡陆柬之书艺卓越
,

扬声腾气在书坛
。

唐吴

郡张旭的狂草则被视为 与 李 白 诗
、

裴是剑舞同为
“
三绝

” ,

盛立起狂草艺术的巍峨丰碑
。

又
二
汀史惟则 � 或说扬州人 � 以八介名家

,
《苏州府志》 记店天宝十载立史氏所书 《存 巾 君 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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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成八分书精品
。

而吴地人张从申是继大书法家徐浩后称雄于江淮的名家
。

沈传师则赢得

过米莆的真赏与赞叹
。

陆希声善书
,

并提出
“

五指执笔法
” ,

为书法技艺作出了贡献
。

迄宋之范

仲淹
,
其片纸只字视为精金美玉

,

首立
“
颜筋柳骨

”
说

,

影响深远
。

其子范纯仁
、

范纯粹继

承父艺
,

亦精书法
。

吴县朱长文 � 或说太仓人 � 撰写的二 十卷 《墨池编》 为古书论及 书史的

研究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
。

至元代吴县人陆友真草篆隶皆有法
,

并著有 《研史》
、

《墨史》
、

《印史》
、

《研北杂志》 等书学论著
。

下逮明代长洲宋克书法 以业精名显
� 而徐有贞

、

李应

祯
、

吴宽等则直接催生出明中期昊门书派的崛起
。

吴地书艺积淀及其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

面
。

一是从小系统言
,

有着清晰的贯 串线索
。

如陆机名作 《文赋》 曾深深打动过陆柬之的心
,

而

终于在晚年陆柬之完成行书 《文赋》 的创作
。

陆柬之的书艺又被其子陆彦远继承
,
其后 又由

陆彦远外甥张旭一脉相传
, 而陆希声的五世泊也就是陆彦远

,

所以 《宣和书谱》 云
“至希声

一出
,
遂能复振家法

” 。

这种家法的积淀又有范仲淹父子
,

乃至明代文征明父子等
。

再者是通

过师承关系的积注
,

如祝允 明
、

文征明都曾受业于李应祯
、

吴宽等
。

二是从大系统言
,

撤开父业

子传与师徒关系
,

这一地区的整个书艺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地积淀着
,

并且极深远地 影响来者
,

整个书艺血脉贯通相联
。

三是从更大系统言
,
吴地书艺又不断地汲取整个书坛的艺术精华来

丰富
、

充实自己
,

并没有偏守一隅闭目塞听
。

吴门书家就在这些历史文化
,
尤其是书艺的积

淀中吮吸着丰厚的生命原汁
,

而明代中期的时代新潮终于使吴门书派卓然而起
,

雄视书坛
。

首先是经济新潮
。

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已出现
,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已超过以前任何时

期
,

这些因素在江南苏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从而 迎来了经济新潮
。

苏州以其特别繁华的经

济面 目成为江南苏
、

松
、

杭
、

嘉
、

湖五府中的佼佼者
,

人称
“江南苏州买卖多

” 。

特别是古

城在
“

洛纬机抒之声
,

通霄彻夜
” 之中

,

以其卓越的蚕丝业
,

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商贾纷至沓

来
。

苏州古城注入了来 自经济新潮的热
�

血
,

产生了一种新的生 命力
。

次 说与之相联的文艺新潮
。

这一地区的文人以矫健的身手又掀起 了文化艺术的新潮流
。

以戏剧言
,

昆山魏良辅改革了昆腔
,

而 昆腔广泛传播
, 昊江派沈憬亮出的旗帜在戏曲创作中

光彩照人
。

以文学言
,

王世贞在李攀龙之后独主文坛
,
莫不奔走其门下

。

以绘画言
, “

明四

家
” 应运而生

。

不仅如此
,

苏州当时涌现出许多大小书画收藏家
,

专 门经营古董
、

书画的商

贾
� 同时也刺激了装裱业

、

纸店
、

笔庄行业的发达
,

乃至出现了伪造古今书画的特种行业
。

如

此繁华的经济加上如此繁荣的文化艺术
,

苏 州不仅吸引了各地的商人
,

同样吸引四面八方的

文人纷至沓来
,
甚至迁居苏州

。

而人文荟萃则使苏州信息量宏多
,

开拓了此地艺术 家 的 视

野
夕

增多了交流切磋艺术的机会
。

如果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一块特别肥沃的土壤
,

那末历史的新潮便是一种强烈 的 催 生

剂
,

明中叶吴门书家头角峥嵘地出现于书坛上了
。

明 吴 门 书 派 发 展 线 索 之 观 照

明初书坛以
“三宋二沈

” 最为著名
,

而
“三宋

”
中以昊郡长洲人宋克为最佳

。

宋克从饶

介那里受业
,
加之以

“
杜门染翰

,

日费千纸
” 的砒砺

,

遂以书名天 下
。

他奋力打破元赵孟颁

的范围
,

而把章草
、

今草
、

狂草融铸成有艺术个性的草书流派
,

洋溢着
“

体法一变
,

脱尽元人风

气
” � 《墨缘汇观》 � 的创新精神

。

宋氏的书艺和精神给予明吴门书家以丰富的艺术营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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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思想启示
。

吴宽赞其
“
笔精墨妙

,
而风度翩翩可爱

” �
都穆称其

“
师锤元常

,

后竟以

是妙绝天下
” �

。

而祝允明几乎把宋克看作是吴 门的哲人
, “

克书如初筵见三代卤彝
,

盖有

天授
,
非人工也

” � 。

在顶礼膜拜之中
,

宋克是书家门心 目中的明昊门书派的开山始祖
。

明初吴地书家累累
,

从 《书史会要》 以及方志如 《苏州府志》
、

《吴县 志 》
、

《昆山

志》 等
,

另外从笔记中可以勾稽 出上百名书家
。

以吴中四杰而 论
,

高启
“
善楷书

,

飘逸之气
,

入人眉睫
,

行草入妙
” �

杨基
“正书师锤元常

,
行草师二王

” �
张羽

“
书法纤婉有异趣

,

仿

佛谢庄 《月赋》 ” ,
徐贵

“
楷笔秀整端慎

,

不为杳拖 自态
,

其草书雄紧跌宕
,

出入旭
、

素 ,

无不淋漓快健
” 。

以文学名世的四杰
,

全都擅长书法
,

且工楷行草诸体
,
咸究心于 简 赎 之

美
。

而绝不知名者
,
亦有可观

。

明昊人袁养福即此一例
。

吴宽 《饱翁家藏集》 日
� “

养福所

书郭 有道碑文
,

端劲清峭
,

深得欧阳率更笔意
,

以其字画之妙如此
,

宜有书名于时
,

然吴人

固不知有袁养福也
。 ”

这可说明
,

明初吴地书苑既有腾声之名家
,

又有藏龙伏虎精于书艺而不

知其名者也
。

吴地习书风气之浓郁
,

名家林立
, 乃至卓为全国典范的宋克的出现

,

为明中期吴 门书派

演出雄壮的活剧
,
先表现 了一 出生动的开场戏

。

对于吴 门书派起重要作用的徐有贞
,

应以充分
�

的注意
。

徐有贞
,

吴县人
,

后迎太上皇于

南城复辟
,

进兵部尚书
、

华盖殿大学士
,
封武功伯

。

他
“
天才绝世

,

其学 自天文
、

地理
、

释

老
、

方技之说
,

无所不通
” 。

� 《玉堂丛语》 � 他又能诗歌
,

善长书法
,

·

尤精行草
。

他不仅

以精湛的书艺
、

深究书艺奥秘的求 贡精神直接诱导了吴 门书家
,
而且以 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

誉慧 眼识人
,

提携后学
。

祝允明是徐有贞的外孙
,
少时学书就得其指点

。

著名书画家吴宽未

成名前
,

曾受到他的青睐
。

当时不少人慕名来请徐有贞写墓志
,

而他却推荐无名小辈吴宽
,

说
� “

昊宽秀才
,

其文足传世者
,

益往求之 �
”
徐有贞也赢得了吴门书家的敬仰

。

如 徐 氏

《全冲堂记》 法书
,

后跋者二十七人之多
,

大多是吴中书画名士
,

如吴宽
、

沈周
、

唐寅等
,

都对他推崇备至
。

另一位长洲人李应祯同样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

李应祯景泰四年举乡试
,
入太学授中书舍

人
。

明孝宗弘治中
,

官为太仆少卿
。

李 氏博学好古
,

兼善各体书法
, 加之尚道义

,

甚 负 时

誉
。

祝允明
、

文征明都亲炙他的教诲
,
受业门下

,

而祝允明又是李应祯的女婿
。

文 征 明 在

《甫田集》里是遗样深情地描述了 自己受到的教育
� “

家君寺垂在太仆时
,
公为少卿

。

征明

以同寮子弟
,
得朝夕给事左右

,

所承绪论为多
。

一 日书 《魏府 君碑》
,

顾谓征明曰
� ‘

吾学

书四十年
,
今始有得

,
然老无益矣

, 子其及目力壮时为之
。 ’

因极论书之要诀
,
累数百言

,

凡运指凝思
、

吮豪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
、

小大向背
、

长短疏密
、

高下疾徐莫不有法
。

盖公虽

潜心古法
,
而所 自得为多

,
当为国朝第一

。

甚尤妙能三指尖溺管
,

虚腕疾书
,

今人 莫 能 及

也
。 ”

又日
� “

公既多阅古帖
,

又深诣三昧
,
遂 自成家

,
而古法不亡

。 ”
从这里可以窥探到

李应祯对于书法的高深造诣
,

他 已从一般的技艺进到对于古法的继承和创造的高层次
,

特别

是对书艺中的辨证法已有了超乎常人的理解
。

他对于门人的循循善诱
,
真诚坦率

,
毫 不 保

留
,

如春风化雨一般滋润人们心田
。

祝
、

文在他的门下受到优握的书艺教养
夕

李氏为吴门书

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

长洲书画家沈周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

这位石田先生
,
工诗善画能书

,
其画或谓明

世第一
,

其书仿黄庭坚
,
遒劲奇倔

,
其人隐遁吴地

,
其居有水竹亭馆之胜

、

图画鼎彝充恻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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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四方名士过从 无虚 日
,

风流文彩照映一时
。

他不 仅培养了人才
,

如文征明
、

唐寅皆出人

其 门
,

而且以 自己的住所构成了一个艺术信息交流的中心
,

影响极大
。

在这些吴地 书家的教育
、

影响
、

培植
、

提携下
,
昊地在明中期涌现出一代名书家

,

全国刮

目相看
。

稍前有吴宽
。

这位 长洲人曾会试
、

廷试皆第一
,

授翰林编修等职
,

后进礼部尚书
。

以其行履高洁
,

知 识渊博
,

朝野敬重
。

都穆评吴宽
, “

书翰之妙
夕

识者 以为不减大苏
” 。

若从

史的角度论
,

吴宽乃是明中期昊门书派崛起于书坛的前驱人物
。

其一
,

昊中当时盛行
“纤巧

媚美
” 书风

,

昊宽以其苏字那样的
“
端庄淳朴

,

凝重厚实
”
来反其道而行之

,

开辟新路
,
扫

荡陋习
。

其二
,

吴氏学苏
,
从更大范围讲

,

希望用 自己的书艺实践去打破明初直承 元 人 书

法
、

学赵孟倾成风的一统局面
。

三
,

以身作则
,

规模前人
,

而能 自出机杆
。

王鳌 《震泽集》

云
� “宽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倔

,

虽规模 于苏
,

而多所 自得
。 ” 明顾磷曾评他 ,’�愉怀素 《自叙

帖》
,

用笔结体
,

濡谁恍惚
,

几不可为象矣
” 。

吴宽以 自己的努力在开辟道路
。

继之以祝允明
、

文征明
、

王宠等书家的呼啸而 出
,

表明昊 门书派已真正崛起于明书坛
,

形成了
“天下法 书归吾吴

” 的形势
。

其中
“祝京兆允 明为最

,

文侍 诏征明
、

王 贡 士 宠 次

之 ” ,

�王世贞语 � 他们是吴 门派的中坚
。

祝允明波誉为
“
明代草书第一人

” 。

他师承徐有贞
、

李应祯
,

又博采历代书苑精华
,

加

之天资卓越且勤苦奋勉
,

终于突破时习
, “

窃追唐镯
, 上宗逸少 ” 。

王世贞在 《艺苑危言》

中说
� “ 京兆楷法 自元常

、

二王
、

永师
、

秘监
、

率更
、

河南
、

昊兴
,

行
、

草则大令
、

永师
、

河南
、

狂索
、

颠旭
、

北海
、

眉山
、

豫章
、

襄阳靡不临写工绝
,

晚节变化出入
, 不可端倪

,

风

骨烂漫
,

天真纵逸
,

真足上配吴兴
,

他所不论也
。 ” 祝允明的楷

、

行
、

草如王氏云 皆 有 法

度
,

且能融诸家之 长
,

锤炼出 自己的风格
,

达神明变化之境地
。

其中又以狂草最造其妙
,
有

云
� “

枝山草书天 下无
,

妙洒 岂独雄三吴 � ”

文征明被誉为
“
明楷以文衡山第一

” 。

�朱和羹语 � 四方乞诗文书画者
,

接踵于道
,
甚

至外国使者道经昊 门
,

望里肃拜
,

以不获见为恨
。

文征明本拙于书
,

然发奋精进
,

卓然成大

家
。

他临学末元
,

悟得笔意
,

专研晋唐
。

小楷温纯精绝
,

虞
、

褚而下弗 论
� 隶书法锤砾

,

独

步一 世
� 行草如风舞琼花

,

泉鸣竹涧
,

精而美
。

周之士说过
� “闪朝书家

,

自京兆而后
, 当推

征仲擅代
。

楷法出之右军
,

圆劲古淡
,

雅不落宋齐蹊径
,

法韵两胜人也
。 ” � 文征明从旗手

祝允明那里接过大称
,

在祝氏去世之后
, 以其精绝的 仔画艺 术

,

以其 德高望重
,

以其桃李满

布
,

以其特高的天年
夕

主吴 门艺坛三十多年
。

当时 “吴中四才子” 之唐寅和徐贞卿也书名卓著
。

唐寅书虽不如画
,

但亦优入圣域
,

诚

如清顾复说
� “六如书不事临池

,

而性成秀发
。

先君好而习 之
,

语人日
� ‘

惟其不蹈袭前人

矩度
,

所以优入圣域也
。 夕 ” � 《平生壮观》 � 沙贞卿

“诗甲海内
,

而书极少
,
行笔遒雅

,

在文
、

蔡间” 。

特 别需要指出的如文
、

唐画坛上的盛名
,
冰贞卿诗坛上的声望 � 为吴中诗人

之冠 � 等
,

都是吴门书派的影响远播的重要因素
。

王宠
、

陈道复也是吴门派的主将
,

他们与祝
、

文又称为书坛
“吴中四家

” 。

王宠的书艺

沉着雄 伟
,

多力丰筋
,

得气得势
, “ 故明之中叶书家

,
祝

、

王并称有 以也
” � � 《平 生 观

壮》 � 而王宠的业师便是与况
、

文等人先后媲美的吴 门书家蔡羽
。

蔡羽正锋浑融
,

为二王嫡

派
,

且在用笔之道上有精 深的识见
。

王宠在他的 良好教育下
,

苦学不辍
,

从而名满吴中
。 �

义陈

道复是文 氏的学生
。

《艺苑危言》 称道他
� “

初学文氏
,

欲取风韵
,

遂成媚侧
。

行书出杨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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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林藻
,
老笔纵横可赏

。 ,,
其草书成就很高

,
莫廷韩曾说

� “
笔气纵横

,
天真烂漫

,

如骤
马下坡

,
翔凤舞空

。

哀之米氏父子不知谁为后先矣 �
”
而王宠较之陈道复声誉更显

,
然不奉

短命
,
未能把吴门书艺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峰

。

以祝
、

文
、

王为首的吴门书派的崛起
,
不仅以其众多的书艺名家在数量上使全国注 目

,

而且以其高超的书艺影响全国
。

祝氏的
“明代草书第一人

” ,
文征明的

“
明楷第一

” , 以及
�

王宠的杰出书艺
,

陈道复的书艺造诣都显示了吴门书艺在全国书坛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价值
。

王世贞目睹这一事实
,
声称

“
天下法书归吾吴

” ,
在当时并非虚言溢美�

吴门与祝
、

文业世及其后的书家除上文提及
,
尚大有人在

,

如都穆
、

陈淳
、

陆师道
、

许初
、

黄姬水
、

张凤翼
、

俞允文
、

王世贞
、

赵宦光
、

陈元素等等
,
不胜枚举

。

如长洲人王谷祥
“
书

·

仿晋凡 不坠右军
、

大令之风
,
篆摘八体

,
业臻妙品

” 。

� 明皇甫访 《司勃集》 � 又如吴县
·

人袁裹
“
诗名噪一时

” , “
书却有风态可赏

” 。

� 《靠州续稿》 � 特别是文征明这一支异常

兴旺
, 门人特多

,
如太仓人周天球

,

以及王择登
、

居节等等
,
都向他学过书

, 可谓 桃 李 夭

夭
,
而文征明儿子文彭

、

文嘉
、

侄儿文伯仁
、

孙文元善
, 以及后辈文从简

、

文椒
、

文震 亨都

能书善画
,

闻名于世
。

尤其当论文彭
,

为
“
吴门印派

”
创始人

,

在篆刻史上有极重 要 的 地

位
。

在文征明之后
,
虽然吴门书艺尚蔚然可观

,

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趋于衰落 � 下文有论 �
。

以上我们观照了明吴 门书派发展 的线索
,

如果把本文的第一部分看作是参照 的座标系统

的话 , 那末将对这一发展线索有更深的体味
。

明 吴 门 书 派 特 点 之 总 汇

人才辈出的吴门书家
,
每家有各异的特点

,

然而作为这一历史时空的吴 门书家又有着相
、

同
、

相近的地方
,
我们即阐述这一书派特点的总汇

,
择其要者讨论之

。

一
、

高尚的人品和精湛的书艺紧密系联
。

自扬雄提出书艺有君子
、

小人之说后
,

书家的

人品间题一直是书学史上的极重妥活题
。

明吴门书派极鲜明地表现出君子其书与其 人 的 特

点
。

这方面的例证很多
。

《书史会要》 评李应祯
“�书� 皆清润瑞方

,
如其为人

” 。

吴宽曾因

唐寅冤屈科场贿赂一案
,

不顾 自身安危
、

受牵连
, 写 《求情札》 为其雪冤

,

传为书坛佳话
。

文征明虽靠卖书画为生
,
但不畏权势

,

不贪钱财
,
有不卖给藩王贵胃

、

宦官和外国人之
“
三

不 肯应
”
规矩

。

严高看望文征 明
,

文征明却不 回拜
, 以峥峥铁骨冷对严篙的熏天的气焰

, 真

是一位高风亮节 的杰出艺术家
。

又如祝允明
“
狂放盖世

,

千金立尽
,

面无吝色
” 。

蔡羽为人
“高朗疏俊

” 。

陈道复
“
有云林之飘洒

,
而无其癖

� 同石 田之高洁
,
而通于和

” 。

� 《白阳先

生墓志铭协 � 再如王世贞不肯附炎趋势于严青也表现了这特点
。

即如唐寅言
,

并不是一位加

过工的 “
点秋香

” 的油头粉面式的人物
,

而是历尽人生坎坷
, 而对惨酷的人生

, “
青衫白发

老痴翁
,

笔现生涯
一

若食展
” , “

起来 就写青山卖
,

不使人间造孽 浅
” 的真工书画家

。

明吴门

书派这一显著特点
, 正说明他们是 以真诚的艺术家的心灵来对待 书艺

,

而不是用书艺作为猎

取名利的
一

工具
。

虽然他们其 中不乏 以卖 万画为生者
,

但决不裹读 书艺的圣洁
,

而是给圣洁的

书艺平 添上光辉
。

二
、

书学
�

上的深厚的功 力和高度的艺术修养
。

在师承中
,

在传统的积淀中
,

在广泛的交

流中
,
在砒砺不懈中

,

吴 门书派表现出深厚的书学功力
。

祝允 明五岁 即能书径 尺 大 字
,

九
,

一 � � 一



一

岁 能诗
。

他既从徐有贞
、

李应祯那里得到 真传
,

又上溯钟
、

主
,

旁涉唐宋元诸名家
,

无不临

写工绝
,

所学极多
,

因之面目神乎其变
。

文征明刻苦笃学传为美谈
。

他广求名师
,
李应祯

、

沈周
、

吴宽都是他 的老师
。

《名山藏》 曾记他初在郡学学习时
, “学官从严厉束诸生

,

辨色

而入
,

张灯乃散
。

诺生 皆饮嚎啸歌壶弈消暑
,

征明独临 《千文》
,

日以十本为卒
” 。

直列九

十高龄
,

文氏犹能 介蝇头小楷
,

可见其深厚功力
。

《苏州府志》 又曾叙
, “

宠少学于蔡羽
,

居洞庭三年
。

既而读 书石湖之上二十年
,

非省视不入城市
” 。

明吴门派书家正是在这般卧薪

尝胆之中练其功力
,

从而能在书艺中显示其实力
。

然而
,

值得注意的是
,

不仅专注于书艺一

端
,
他 们大都有着既全面且高水平的文化素养

,

而书艺正是在深广的艺术修养中滋养出来的

一朵奇葩
。

沈周
、

文征明
、

唐寅的诗
、

书
、

画
,

祝允明的诗
、

书
、

文均造妙境
。

至于其他书家在

诗词
、

古文
、

绘画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
,

如陈道复
“
凡经学

、

古文
、

词章
、

书法
、

画 品
,

咸

臻其妙
。

其后书顽 自成一家
” � 《苏州府志》 � 吴门派的这一特点

,
对于今天的学书者来说

非常有 借鉴意义
。

三
、

求其创新
,

不作奴书的变革精神
。

《甫田集》 赞李应祯
“
虽潜心古法

,
而所 自得为

多
。

当为国朝第一
” 。

李应祯在看到学生文征明摹仿他人笔意的作法后
,

曾严厉地批评过他
�

“
破却工夫

,

何至随人脚踵 � 就令成王羲之
,

只是他人书耳 �
”
李 氏的高明处是给学生灌输

创新意识
,
并以 自己的书艺实践现身说法

。

确实
,

吴地的宋克把章草
、

今草
、

狂草 熔 于 一

炉
,

出新为一种有艺术个性的草书流派
,

就是一种导夫先路的创新实践
。

徐有贞的书
,

人们曾

注意到他的多变的风格
, 又是在明初习气中力求变化的尝试

。

乃至昊宽学苏字
, 同样表现出

强烈的变革意识
。

求变化
、

创新
,

求 自得形神更鲜明地表现在祝
、

文
、

王三家的书法中
。

祝

氏草书遗张颠
、

狂素的面 目
,

而得其精髓
,

形成 自己的面貌风神
,

既重法理
,

更重神韵
,

洋

溢着时代的气息
。

他在信手挥洒之中
, 纵横笔意

,

才情奔放
,

天真烂漫
,

却周旋规矩
,

并且

能写出种种不 同的形貌
。

或叹云
� “

使
‘

二王
’

复生未必不为之敛手矣 � ,,� 文氏博采众长
,

融合成 自己的面 目
。

他的小楷纯粹精工
,

自 《黄庭》
、

《乐毅》 而来
,

而走进了王右军的境

界
,

虞
、

褚而下弗论也
。

王宠也是一位杰出的革新者
,

但不一定为人们所理解
。

冯班在 《钝

吟书要》 中就批评过
� “学古人书

,

不可失其木趣
。

如近世王履吉书
,

行草 学孙过庭
,

全失

过庭意
� 正 朽学虞

,

全不得虞法
。

虞云
� ‘

先临 《告誓》
,

后 写 《黄庭》
’ 。

《夫 子 庙 堂

碑》 全 以 《黄庭》
,

履吉不知也
。

过庭与右军殆无别矣
。

履吉多险恶
,

全无右军体
。 ”

在今

天看来
,

王宠应是一位更有胆魄和勇气的变革者
,

可惜夭不假以年月
,

否则王宠可能在书坛

上有更卓著的建树
。

明吴门书派在书艺上的变革精神
,

是 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
。

四
、

书艺中洋溢着浓郁的文人气
、

士气
、

书卷气
。

王世贞在 《拿州山人四部稿
·

希哲草

书月赋》 中评云
� “

余尝谓希哲如王谢中佳子弟
,

虽僵赛纵逸
,

而不使人憎
�
跳盈健斗如祭

一

将军
,

而有雅歌投壶风味
。

识者以为知言
。 ” 这充介揭示了昊门大家祝允明即使在 奔 蛇 走

迪
,

骤雨旋风式的狂草中
,

不失一种雅逸的
“

王谢子弟
” 、 “

雅歌投壶
”
风 味

。

王 宠 之

书
,

王褥登曾评他的 《半岩 潘君七裹序并辞》楷书云
� “王履吉先生书

,
如春云出姑

,

夭矫

变化
,
视世间肥笔润墨

,

真牧猪奴杖董画沙耳 � 此篇尤道雅秀润
。 ” 《墨林快事》 也说王氏

书 “表里莹润
,

骨肉和畅
,

有法有致
” 。

这也体现了吴门又一大家的
“
遒雅秀润

” 、 “表面

莹润
” 的文人气度和书卷气

。

至于文征明更为特出
。

董其昌虽不甚重文氏之书
,

但却十分赞

‘叹文氏的尔雅风流的书艺特点
,

在 《容台集》 中说
� “文太史自书所作七言律

,

皆 闭 窗 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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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 乃尔端谨

,
如对客挥毫

,
不 以耗气

,

应想见前辈风流
。 ”

明吴门书家的这一特点正和他
,

们的文化教养
、

文化氛围
、

审美心理相吻合
。

另一方面是明中叶吴门书家在朝廷上高官厚位
�

者较少
,
他们似乎更自由地在书法中 � 又如在绘画中 � 充芬表现 自己士大夫高雅

、

闲适
、

淡
‘

泊和优逸的情趣
,
酿成浓郁的书卷气

。

明 吴 门 书 派 的 历 史 反 思

书学史上某书派的出现是和经济
、

政治
、

文化艺术相联系的
, 又与他们成员的各个方面

的素质相联系的
。

这种外部的与内部的因素相统一
,

便产生 了某书派
,

决定了该书派的发展进

程及其书艺特点
。

明吴门书派就是书学史上的一 个典型
。

她的出现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
,

已阐述如上
,
同样她又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历史 反思

,

现简略论述四方面
。

一
、

明吴门书派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

明初由于最高统治者注重帖学
,

书艺囿于元代赵孟

倾范围之中
。

闻名书坛的有
“
三 宋二沈

” 。 “
三 宋

”
中以宋克首称

,
虽有创新

,

但 书 风 上

“
有巧病之

” � 王世贞认为章草存在
“波险太过

,

筋距溢出
,

遂成桃之
”
的弊病

。

云间
“二

沈
”
被后 人称为

“
台阁体

” 。

逮乎永乐
、

成弘书风未有新面貌形成
。

马宗霍在 《书林藻鉴》

中说
� “

自祝允明
、

文征明
、

王宠出
,
始 由松雪上窥晋唐

,
号为明书之 中兴

。 ”
此论断很有

典型性
,

是较公允的历史评价
。

明中期吴门书派正是在明书坛愈走愈窄
、

愈走愈无生气的局

面 下异军突起
,

振奋精神
,
开创新风气

。

他们突破
“

三宋二沈
”

樊篱
夕
冲击赵孟倾之罗网

,

远

师古法
,

上窥晋唐
,

融铸锤炼
,

从而
“
天下法书归吾吴

” , 而明书学呈中兴景象
。

由于她的

这一重要历史作用
,

也就明确了她在书学史上应是一个极重要的书学流派
。

二
、

明吴门书派的深远影响
。

当时吴 门派为天下所 注目
,
学习者甚多

。

祝氏的 草 书 艺

术
、

文氏的楷行书广为流传
,
影响巨大

。

王宠的书艺亦使书家师法而靡成风气
。

此一也
。

吴

门书派培养
、

孕育了大批书艺人才
。

在与吴 门书派的广泛的书艺切磋
、

交流中
,
在寻师访友

中
,

吴门书派培植了人才
。

特别是文征明一支
,

种子绵延
,

桃李满布
,

历久不 衰
。

此其二
。

吴门书派 自明至清乃至今天都深深影响着吴地的学者与艺术家
,

乃至全国的学人
,

明吴门派

这重要的光辉的历史文化积淀
,

泽被一代一代来者
,
此其三

。

三
、

吴门书派在明末衰弱的启示
。

明中叶吴门书派以祝
、

文
、

王最有声望
,

虽然此外人

才济济
,

但未能 突过此三子
。

然而在这三位首领以后
,
文氏这一脉绍法继美者较多

,

流亦渐

滥
。

莫廷韩曾云
� “

祝
、

文
、

王数公而 下
,

吴中皆文氏一笔书
。 ”

明晚期吴门书派的路子渐
�

趋狭窄
, “

吴中皆文 氏一笔书
”
也正说明在相继模仿中缺少了开拓创新的精神

,
从而不能产

生书坛上卓立而有号召力 的大家
,

难振
“

天 下法书归吾吴
”

的雄风
,

从而 走向衰弱
。

这一历史

事实的反思
,

向我们深刻揭示了
�
书派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

, 只是转辗模仿便 失 其 活

力
� 又在一书派 内

,

必须争奇斗艳
、

百花齐放
,

如果皆某人一笔书
,

同样使书派黯然失色
�

再是书派必须产生卓绝的领袖
,

站在时代书艺的前列
,

否则此派仅庸庸而 已
。

这大约是吴 门

书派在晚明时的情景给我们的一 些启迪
。

四
、

明吴门书派的局限性
。

明吴门书派虽然起着中兴明代书学的重大作用
,

但未能在书

史上矗立起一块更巍峨的丰碑
。 �

马宗霍在 《书林藻鉴》 中又说过
� “京兆之草颇伤啧放

,
侍

诏 自负隶法
,
亦不中程

, 贡士晚节以 己意为行书
,
则嫌气俭

,

故仍未能望宋元诸贤
,

但以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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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湖 串 月
”

小 考

于 皿

石湖串月
,
是姑苏一个重要的传统旅游项目

。

所谓
“
串月

”
就是天上一个月亮

,
而人们

在一座桥的数个桥洞的水中看到一 串月亮
,
如 同一长 串塔灯倒映在水 中

, 宝带连环
,

湖 水

森森
,

水影相接
,
煞是好看

。

据记载
,

苏州能见
“
串月

”
者

,
实有多处

。

一
、

行 春 桥 串 月

·

据清代吴县顾录撰写的 《清嘉录》 记载
� “ �八月 � 十八 日

,

游石湖
,

昏时
,

看行春桥

下串月
。 ”
徐私

、

张大纯写的 《百城烟水》 里说
, “
八月十八 日

,

群往楞伽山 �即上方山 � 望

湖亭看串月
,

为奇观
” �

卢志
“十八日昏时

,

登楞伽山
,
遥望湖亭

,

士女为串月之游
” 。

有

人说
,

看 串月 必须在一定的地点
。

据顾录记载
� “

或云
� ‘十八夜串月

,

从上方山塔铁练中

看出
。 ’

是夜月之分度
,

适当铁练之中
,
倒影于地

,
联络一串

,

故云
。 ”

关于观赏串月
,
文人墨客

,

留下了宝贵的文字
。

蔡云作了一首七绝 《吴批》
� “

行春桥

畔画挠停
,

十里秋光红寥汀
,

夜半潮生看串月
,

几人醉倚望湖亭
。 ”

把当时游人饮酒望串月

楷一体壮其门面而 已
。 ”

或以为吴门书派未能突过元赵孟颁
,

更未能望宋唐隋晋
。

其实吴门书

派的一些局限性
,
也体现了该时代的局限性

。

因为整个明代的帖学盛行
,

毕竟影响了书艺家

的视野
,

不能象清代那样看到大量出土的碑刻乃至铜器
,

更不能象今天这样看 到更多的甲骨

文
、

金文
、

古代 竹帛简版
、

大量名迹
,

去扩大眼界
,

打开宽广的艺术思路
。

这正象其后 明代其

它大家
,

如董其昌等
,

都处于这一时代中
,
未能超越这一时代

,

而被时代所局限
。

历史上
,

每

论及明代书艺大有贬斥之意
。

冯钝吟是个典型
,

在 《书学捷要》 里引冯钝吟所说
� “明朝人

字
,

一笔不 可学
。 ”

语甚偏激
,

但究其有理之核
,

是斥未能大有成就
。

这正是时代造成的大

原因
。

当然吴门书派的局限性也有个人的原因
、

地区的原因等 �上文已有论及 �
,

但 以时代

局限性为甚
。

因此
,
明中期吴门书派的中兴确是对前一阶段的提高

,
对明初书坛来说是一种

崛起
,
但不是奇峰突兀而起

,
不是奔腾澎湃

,
而是较平稳的发展中的中兴

。

对于明吴门书派

历史上有褒有贬
,
文中已有部分引述

,
行文至此

,
既已对明吴门书派的大概情况有了各个方

面的分析
,

大约可以较客观地辨别褒贬的是非了
,

似不必再辞费了
。

一一而当这次美学散步行将结束时
,
我们又欣喜地看到今 日吴门书家

,

在比 以往更丰厚

的积淀中和时代的新潮中身手不凡
、

生机勃发 �

� � �《书林藻鉴》
。

�《袍翁家截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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